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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土家族农民， 而且是一个半

文盲， 但他硬是在古稀之年写出了一本厚厚

的书， 通过自己的人生传记， 反映出沐浴在

党的阳光雨露之下的农村基层老党员对党以

及党的民族政策的那份深厚感情。 与贾心惠

接触， 了解到他的故事后 ， 不由想起歌曲

《从头再来》 中的一句话： 心若在梦就在。

一

1937

年， 贾心惠出生在保靖县比耳镇

他不洞村一个贫困农民家庭， 两岁半死了父

亲， 剩下孤儿寡母。 母亲先是被伯父卖给寨

上一贾姓富农做二房， 几年后又被贾姓富农

卖给龙山内溪乡一穷得叮当响的光棍汉， 一

生受尽凌辱。 母贫儿贱。 跟随母亲颠沛流离

的贾心惠， 同样一路受尽打骂， 两次寻死未

果。 大约十岁左右， 贾心惠回到了家住比耳

廖家坡的外公家， 从此跳出了 “火坑”。

1950

年， 外公送贾心惠到乡完小读书。

1959

年， 逢建国十周年大庆， 中央要在北京

民族文化宫搞一个民族地区的伟大成就展。

湖南省民委要求保靖县选送一名精通本民族

语言的党员 （团员） 土家族同志去文化宫当

讲解员。 县里通过几个月的精挑细选， 最终

把目标锁定在了其时正在保靖县农业技术中

学学习的贾心惠身上。 在省民委， 贾心惠与

其他各地选来的少数民族代表一道培训两个

多月后，

7

月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民族文化

宫当讲解员近两年的时间里， 他不仅得到周

恩来总理的接见， 还两次参加国庆盛典， 见

到了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 成为他一生

中最幸福、 最难忘的时光。

1961

年

2

月， 他主动把留京的机会让给

别人， 回到家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后来几十

年， 身在农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但身为村支书， 他带领村民为村里的建设和发

展做了许多实事。 感慨于自己的传奇人生经

历， 更感恩于党的深情关怀，

2006

年开始， 贾

心惠着手记起他一生的 “流水账” 来。

二

写书难， 农民写书更难， 一个年近七十

岁的农民写书难上加难。

首先是文化太低， “吟安一个字， 捻断

数根须”， 堪称贾老写作时的最贴切的写照。

其次是世俗的冷风。 写到中途时， 别人

见了， 打击的多， 鼓励的少， 说什么 “你读

三四年的书就能写回忆录？ 别人大学都不要

读了。” 贾心惠并不说什么， 只是在心里想：

人家高玉宝还不会写字呢， 不也写出了 《半

夜鸡叫》 吗？ 他画一个弯弯的月亮， 再画一

只打鸣的公鸡 。 别人问他 ， 你这是写的什

么？ 他说， 《半夜鸡叫》 呀。 后来不也进了

小学语文教材么？

面对别人的嘲笑， 贾心惠把不服气藏在

心里， 他要用事实说话。 几个子女也劝他享

享清福， 写那不会被人关注的平凡人的传记

做什么。 他开导儿女们，“我的一生酸甜苦辣

都有，是个人生的药铺。 苦的， 苦进阎王殿；

甜的， 甜进金銮殿。 我没有存款， 更没有金

条金砖。 留给你们一点关于我一生的酸甜苦

辣的纸墨， 为的是让你们知道父辈的苦与

乐。 更重要的是，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

照耀了我， 使我这个旧社会受尽苦难的土家

人， 进省城， 上北京。 党给我培养的是讲解

员、 宣传员， 我要把党的民族政策带来的伟

大成就宣传到老。”

最后是眼疾使然， 由于小时候几乎天天

都在哭， 这样损害了他的眼睛， 现在是经常

流眼泪， 结果每天写不上多长时间就得停下

来。 有时他又会因为回忆旧社会的苦难而伤

心长哭， 写不下去。 一路停停打打。

2007

年底， 历经两年的怀胎孕育， 华夏

出版社出版了贾心惠的长篇传记文学 《阿比

的梦》 （

阿比系土家语，意为“小老弟”。 在省

民委学习及北京工作期间，因年纪最小，同事

们常称呼贾心惠 “阿比”

）。 虽非名人传记，

但该书打动了不少读者的心。 一位作家对他

说， “你写得太真实感动人了。 您写旧社会

的苦， 就只选取那么几个片断， 但是却看得

我们泪水长流。 写新社会新生活的幸福， 也

只选取那么几件事情， 但却写得情真意切，

感人至深。 写同学间的友谊， 把我们完全带

入了一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 写第一次见

到周总理，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读起来把我

们带入了那个火热的时代。”

三

贾心惠从小生活在土家族地区， 对土家

族语言滚瓜烂熟。 今年年初， 保靖县民族事

务局把抢救整理本县土家族语言作为古籍保

护工作的重头戏， 计划编一本 《保靖土家语

大全》， 并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这项任务交

给贾心惠。 “早都应该这样做了，看到土话一

代代失传，让人心痛呀。 ”见了我们， 老人第

一句话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

忧。 接受任务后， 他跋山涉水， 深入全县各

地， 上门上户找能说土家语的人士搜集资

料、 相互切磋 。 与此同时 ， 他还 “一心二

用”， 开始了以农村建设为题材的第二部长

篇小说的写作。

贾心惠的故事 ， 让我们有理由去质疑

“人到中年万事休”这句俗语。 进取的心，永

远年轻。

那时候， 我是政府部门里的一个刀笔小吏， 刚参加工

作就被县委下派到苗区去驻村社教， 和老百姓 “三同”。

在和普通村民同吃、 同睡、 同住之后不久， 由于种种

原因， 我搬进了镇里的社教部， 又和派出所的警察很快

“三同” 起来。

社教部设在镇政府里， 与派出所仅一墙之隔。 那时

候， 派出所事少， 人员也不多， 就所长、 治安员、 户籍

员三个。 所里的治安员龙老岩五十岁光景， 个子不高但

敦实 ， 讲话半苗半客苗音重 ， 保持了太多苗区警察的

“草根” 特质。 为此， 我们超越年龄界限， 彼此投缘， 他

还把我高看一等， 当 “那勾” （

苗语： 兄弟

） 喊呢。

“那勾， 跟我到园圃掐韭菜去！” 一天上午， 我被龙

老岩喊住。 今天是逢场天， 他这天格外忙 。 “掐韭菜 ”

是我们的暗语， 就是到农贸市场抓扒手。

小镇偏僻， 民风淳厚， 连扒手也讲究 “温良恭俭让”，

只要你拢边把巴掌掴到他肩上， 他会心知肚明， 乖乖跟你

到派出所去。

等把扒手处理完后， 天也快黑了， 龙老岩过来喊我。

因为他买了一些牛杂下水在房间里办吃喝， 讲是要答谢

我帮忙， 实际上是要我陪他喝酒。

酒是本地土法酿的包谷烧， 苦酒。 火锅倒是蛮有讲究：

铁砂锅、 木炭火， 蒜、 姜、 花椒、 八角、 油辣子……

“阿

sir

！ 听讲你苗歌唱得好？” 我喝了点酒就起性，

想闹场子。

“莫讲鬼话！”

“我听到的， 你半夜睡不着， 就在哎哟哎哟唱苗歌。”

其实， 龙老岩大白天也常哼苗歌， 只是没人听懂， 误认

为是讲酒话。

“你听到了？ 嗯， 那勾， 你有文化有上进心我喜欢，

我给你乱编一段吧。” 他放下酒碗， 点上烟， 咧开嘴巴唱

起来：

哎……

我从来没到过学堂

不晓得学堂往哪走

天天上山做工夫

打柴放牛几茶坝 （

苗语： 忙不赢

）

要我唱歌我不会啊唱

和你相比啊我文化低

都讲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祖国才有接班人

……

秋后， 打完谷子， 我驻点村要修路， 我也忙了，

吃住在工地。 一天， 村支书气急败坏跑过来跟我讲， 龙老

岩快死了。

我吓了一大跳： “哪个龙老岩？！”

村支书歇口气才细讲： “是我们村的龙老岩， 他的婆

娘被矿山的下江佬拐跑了， 一时想不开， 喝了钾铵磷， 现

在倒在我屋门坎弹冷脚。”

我回过神来， 忙丢下挖锄， 跑去喊派出所的龙老岩。

龙老岩来时， 那个龙老岩还有一口气。 等龙老岩抱起他

时， 他一口长气吐出来， 脑壳就歪一边了。 龙老岩慌了，

对他大喊： “那勾！ 那勾！ 你搞哪样啊！” 见喊不醒， 龙

老岩把他背起来， 讲： “那勾！ 我背你回家！”

寨子上的老人、 妇女很快用柴草树桩岩头把路堵死了。

老人们叽哩咕噜地讲： 这种死法的人， 经过哪家哪家晦气，

八辈子倒霉难翻身。 龙老岩在支书屋院坝上转了一圈， 找

不到出口， 只好背起死人绕到屋后， 穿过竹林刺窟窿， 滚

到一丘泥水田里， 两个浑身上下都是烂泥巴。 龙老岩又把

泥巴死人背起， 嘴巴还在喃喃地讲： “那勾， 我们一起回

家……” 他把那死人背到一丘干田， 实在背不动了， 才把

死人放倒， 自己也四肢八叉倒在旁边。

社教搞完后， 我回到原单位做了两年文书。 后来公安

局招警， 我考起了， 当一个不起眼的文职警察。 到公安局

朝九晚五上班一段时间后， 我突然想到怎么一直没见龙老

岩来过。 同事们给我讲， 去年他得脑溢血， 现在只能走碎

碎步， 下楼都要人扶。

我猛然产生去看一看龙老岩的冲动。

我见到龙老岩时， 他正坐在派出所值班室的长椅上。

他想站起来， 被我扶下， 只好讪然一笑， 讲： “那勾， 我

难了， 残废了。”

我不知道讲什么好。 所长接过话， 讲： “老龙倔得

很， 我想帮他去办病退手续， 他硬不让， 还从楼上搬到楼

脚值班室旁边住， 争着守电话， 拄着拐棍接待群众来访。

看到他这样，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啊？”

我还是不知道讲什么好， 鼻子酸酸的， 眼睛湿湿的。

吴海青，

40

出头， 衣着朴实， 话语不多，

从斯文的外表很难看出他是一个资产好几千

万的矿业老板， 而且还是注册资金

2000

万元的

花垣青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说起他， 当

地老百姓总要竖起大拇指， 不是羡慕他的钱财，

而是夸赞这位苗家汉子重情重义的家乡感情。

从

1998

年开始， 吴海青就上山打矿， 积

累了原始资金。

2001

年

6

月， 他看准采矿行

业的利润， 建起了一家日处理

100

吨矿石的选

矿厂， 收入颇丰， 转眼之间， 成为远近闻名

的矿业老板。 但是与别的老板不一样， 吴海

青依然保持了一个农民的朴素品质 ， 吃饭 ，

不上大饭店， 穿着， 不讲大牌子， 为人亲和，

处事低调， 并且时刻惦记着身边乡亲们的生

活和家乡的发展。 道二乡缺水， 特别是紫霞

村和辽洞村水源紧缺， 土地贫瘠， 人平年收

入不到

2000

元， 受自然条件约束， 当地农户

缺吃少穿。 吴海青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

意识到， 农村要发展， 农民要增收， 必须走

农村产业富民之路， 让农民有一份产业， 有

一份收入。

2004

年， 吴海青从炙手可热的矿业开发

中另辟蹊径， 带领公司一班子人在稳定矿业

开发的同时， 在花垣县道二乡的道二村以及

辽洞 、 紫霞 、 者仁等四村的结合部租用了

1408

亩、 租用期为

27

年的坡地， 建立绿色无

公害农产品基地， 成立了青梅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走 “以矿哺农， 以业富农” 的战略发

展路子。 公司开发特色产业， 兴办了与果园、

蔬菜基地相配套的

10

万羽蛋鸡养殖场以及年

产

10000

吨饲料、 年处理

10000

吨鸡粪加工生

产线。 目前公司已到位蛋鸡

2

万羽， 日均产鸡

蛋

13000

枚。 定植以南方高抗为主的优质葡萄

800

亩， 桃木、 香枣以及杨梅等杂果

600

亩。

为了带动当地的农民， 让他们有一份稳定

的产业， 吴海青的青梅公司与四个村的农户

签约种植葡萄近

3000

亩， 实现定单生产， 使

四村的农民都有了稳定的收入。 并且， 对于租地的农户除每年

付

200

公斤粮食外， 还优先解决租地农户就业。 对于邻近村落

的残疾人， 吴海青则大开就业绿灯， 将紫霞村吴绍华等残疾人

直接安排进基地工作。 在吴海青的基地里， 每人每月平均劳务

工资达

600

元以上， 年收入上万元， 解决了附近村寨

400

多农民

的就业。 辽洞村农户石肠辉感叹道： “以前就只是种地， 农闲

时打点杂工， 一家

6

口过得紧紧巴巴， 儿女上学根本拿不出一分

钱。 现在好了， 公司负责给蛋鸡打料， 每月收入

1400

元， 爱人在公

司养鸡每月收入

900

元， 加上公司租地每年约

6000

元的补偿， 真正

是脱贫致富了！”

与此同时， 在支持新农村建设和公益事业方面， 吴海青更是

显得毫不含糊， 他先后资助两万元， 用于辽洞村、 紫霞村进村公

路和道二村村部建设。 辽洞村、 紫霞村村民们的生活用水困难，

他投资

18

万元打了一口

112

米深的水井， 并将水管安装到村寨，

将机井的水无偿供应给村民， 解决了

3

个自然寨

350

人饮水难题。

吴海青以矿哺农、 以业富农， 带动了更多的苗乡群众走上

了增收致富的路子。 对于大家的好评和赞许， 吴海青坦然一笑

说： “自己有条件就多出点力， 我也是农民， 只想大家都过得

好点。” 吴海青告诉记者， 今年基地内还将把葡萄改植增加到

1200

亩， 建成冷藏保鲜库和年产

3000

吨优质葡萄酒生产线， 让

当地农民的葡萄产业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贾心惠： 人生七十还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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